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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隋炀帝的诗及对后人的影响

隋炀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昏暴之君，但在文学上却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其反映军旅生活的边塞诗，刚健豪迈，气势恢弘，有扭转颓风，开启唐音的重要意义；其以写景见长的山水诗，刻画细腻，意境优美。在隋朝文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也有着很高的艺术成就，对以后的文学（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隋炀帝杨广可以说是一个昏君暴君之典型，范文澜说：“他是历史上著名的浪子，也是标准的暴君”。

尽管隋炀帝在治国安邦上是一庸才，以致国破家亡。但在文学上，隋炀帝却可以说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和功不可没的文坛领袖。他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他却没有当时的文学带向宫体诗的死胡同，而是勇敢地冲破了梁、陈宫体诗的藩篱，拓展题材，把诗歌引向边塞军旅和宫廷之外的山水风光，从而给隋朝文学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也给唐诗的繁荣作了积极的铺垫，因此郑振铎也认为：杨广虽不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却是一位绝好的诗人。

人们在谈论杨广的诗词时，大多数人只流连于他的《春江花月夜》。然而事实上，他创作了大量的边塞诗和山水诗，他的边塞诗刚健豪迈气恢弘，颇有魏武之风，而他的山水诗更是以写景见长，刻画细腻，层次清晰，色彩丰富，意境优美深长，成了写景诗的精品和隋诗的压卷之作。在艺术表现上，给唐诗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一、刚健豪迈，气势恢弘的边塞诗

隋炀帝的诗，现在留传下的有乐府和古诗共四十多首，集中收录在逮钦古《先秦汉魏南北朝诗·隋诗》卷三中，其反映军旅生活的边塞诗，最能体现刚健豪迈的特点，主要有《钦马长城窟行》、《白马篇》、《纪辽东二首》等,虽然这些诗此类诗歌只占隋炀帝诗歌的十分之一，但在文学史上却具有令人刮目相看的意义和地位。沈德潜说“炀帝边塞诸作，铿然独异， 剥极将复之侯也”。就是说这类诗，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钦马长城窟行》和《白马篇》。

先说《钦马长城窟行》。

诗的前四句就交代了时令和选行的目的，是全诗的总起，“岂台”八句，写筑长城的缘由和自己的所思所想，接着“山川”八句，写大军在边境演习的壮观情景，“挥金止行阵，鸣数兴士卒，千乘万奇动，饮马长窟”四句，写出其指挥千军万马击鼓而进，鸣金而退的情状，可见其骄矜得意之色，也足见其内心的豪迈之气，而“秋昏”二句，又以“云昏”“月暗”来渲染大军压境的杀气和威力，气势凛然，形神兼备，尤为高古清俊，而“缘岩”八句又写突然烽火燃起，传来警报，初以为敌人来犯，后来却是单于率兵来朝，天山、高阙等边境一带已经除尽了“浊气”，“晨光”高照，世界太平，这正是修筑长城的效应，而最后两句又以凯旋告功作结，为“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北生”遥相呼应，作为帝王豪气冲天，以天下兴亡繁荣民生为已任的一面，可惜天难遂人愿，杨广后来的所作所为只停留在抒发情怀而已。

再看《白马篇》：这首诗写一位“羽林郎”矮健的英姿和战斗的军旅生活，以及他率兵出征，保卫边疆，所建立的赫赫“武功”。全诗写得意气昂扬，踌躇满志，俨然一副胜利者的姿态，令人奋发、鼓舞。“英名欺卫霍，智策蔑平良”二句，口气何等宏大，非统一的大国之君莫属。这样刚健、遒劲的诗，不啻是空谷足音，为当时所少见。也充分体现了隋炀帝作为一国之君所应有的豪迈与霸气。所以陆时雍说：“陈人意气恹恹，将归于尽。隋炀起敞，风骨凝然。”（《诗镜总论》）王士祯：“《长城》、《白马》二篇，殊不类陈、隋间人。”（《古诗选凡例》）这种诗，实际上可以看成是“唐音”的前奏。曹道衡、沈玉成则更明确地说：“真正在气格上可以作为闳丽壮阔的唐音前奏，还只能是这个昏暴之君的作品。”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隋炀帝这些边塞诗的共同特点；闳丽壮阔，刚健豪迈，气势恢弘，有魏武之风。更重要的是，这些边塞军旅诗歌在文学史上确有扭转颓风，开启唐音的重要意义。也给当时弥漫着陈旧宫体诗的文坛带来了一丝清风。

在唐朝,有很多诗人从事过边塞诗的创作，如杜甫、李白、白居易、李贺、杜牧、张籍、王昌龄等，他们都留下了一些脍炙人口的边塞诗篇，但真正边塞诗的代表作家或边塞诗艺术集大成者则可推高适和岑参。

高适和岑参都有着丰富的边塞生活经历。高适的边塞诗大多描绘了壮丽的边塞风光，并结合美丽的景色，抒发抗敌御侮的爱国思想。诗篇里也反映军人思乡、思妇的思想情感以及士卒驰驱沙场的艰苦和为国捎躯的壮烈场景，但总体而言，他的边塞诗慷慨豪放，在悲壮苍凉中给人以积极奋进的感受，著名的如《燕歌行》、《塞上曲》等。在《燕歌行》中有战士意气昂扬的出征、战场上艰苦卓绝的苦战、征人思妇刻骨的思念。其中有边塞的烽烟和萧瑟的穷秋，更有浴血沙场的战士与耽于歌舞的将帅的尖锐对照。诗作将这些画面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构成一幅广阔的边塞画卷。诗人从各个不同层面反映揭露战争，将鲜明的爱情倾注入作品，笔力深厚，声情顿挫，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更是成为广被传诵的名句。

而岑参的边塞诗也是气势宏伟，想象丰富，色彩绚丽，热情澎湃，具有神奇瑰丽的浪漫色彩，著名的有《走马川行奉关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京》等。《走马川行奉送奉大夫出师西征》一诗气势宏大，色彩雄奇，运用夸张想象的艺术手法将大自然的剧烈变化与声势浩大的行军场面结合，让人惊叹国塞奇异的地理环境与气修特征的同时，感慨行军将士的艰辛。诗歌节奏紧迫，形成高昂激越的声势，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虽然高适、岑参的边塞诗各具特色，在题材和描写方面与杨广的边塞诗有较大差别，那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中，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观察角度与杨广有天壤之别。高适、岑参生活在由盛唐渐衰时期，安史之乱国家动荡不安，边疆也常处于外来敌人冒犯之中，作为一个具有传统爱国思想的军人或诗人与一个追求享乐的一国之君自有不同之处，但是他们在描绘边塞那壮丽、神奇的风光以及军旅生活，气势宏伟，慷慨豪迈以及由此而感受的雄心壮志和积极奋进却是共有的。然而正是由于不同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时代而造就了不同特色的边塞诗，也正是这些具有不同特色的边塞诗给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添上了浓彩的一笔。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其写出如此刚健清俊之作呢？

一方面，炀帝与南朝几个亡国之君不同，并非从小生活在深宫与脂粉丛中，而是跟随父亲历经戎马，平陈打天下。十三岁那年，即任并州总管，封晋王，辅导他的又是以刚毅著称的王韶、李彻。《隋书·炀帝纪》称其“沉深严重，朝野属望”，后来又南征北讨，为隋朝的统一立下汗马功劳，因此他在即位之初，“慨然慕素王、汉武之事”，“向往秦汉之规模”，想有一番作为，是不难理解的，他曾下诏“务从节俭”，又下诏访求、擢用“学行优敏，堪膺时务”的贤俊之士，都可以看出他的“人君之度”。这种生活经历和思想基础，自然会使他的诗歌染上刚健豪迈、气势恢宏的色彩。

另一方面，隋炀帝从小喜欢文学，《隋书·炀帝纪》说他“好学，善属文”。《隋书·柳跫传》说：“王好文雅，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颖、虞世南、王胄、朱  等百余人以充学士，而为之冠，王以师友处之，每有文件，必令其润色，然后示人。”由此可以看出他对文学的浓厚兴趣和虚心态度。《隋书·王胄传》载：“帝览而善之，因得侍臣曰‘气高致远，归之于胄：词清体润，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推虞自直。过此者，未可以言诗也。’帝所有篇什，多令继和。”可见无论在即位之前，还是做了皇帝之后，他始终对文学情有独钟，与当时的文学之士保持着密切的来往，炀帝在与这些学士接触的同时，自然也接受了他们的影响。《隋书·柳  

传》载：“初王属文，为庚信体，及见后，文体遂变。”正是由于接饱经风乱离的作家和诗人的影响，从而使得炀帝创作走向了健康之路。

《隋书·文学传序》说：“炀帝《与越公书 》、《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拟饮马长城窟》，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之正焉。”由此可见隋炀帝的边塞诗在常常史上自有其不可磨灭的成就与地位。

二、刻画细腻，意境优美的山水诗

隋炀帝的边塞军旅诗，虽然在文学史上有其扭转 颓风、开启唐音的重要意义，但总的来说还比较粗糙，艺术成就不是很高。炀帝真正好诗，还是他那些不大被人注意的写景、纪游的山水诗。这些诗大多工于刻画，境界雄奇、阔大、壮美。语言清丽，层次清晰，色彩丰富，情景交融，艺术上确有值得后人借鉴的地方。有的完全可以视为写景文坛的精品。如《春江花月夜》二首（其一）：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

流披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一见到这个题目，我们就会联想到初唐张若虚的名篇：“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其实“春江花月夜”这个“品牌”最早为陈后主所创制，但其所作的歌词没有流传下来。在张若虚之前，隋炀帝也写了这个题目，这是其中的第一首。这首诗，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别具灵妙境的春江月夜图。你看，日暮时的长江，经过一天风浪的喧嚣，终于平静下来。她好像一个困慵疲惫的少女，伸长了纤长的腰肢，静静地躺下来，睡得那样温馨、安宁，全没了白天“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雄姿。而两岸的千树桃李，却不甘寂寞，怒放花蕊，仿佛要“闹”醒江姑娘的宁静。此时一轮皎洁的明月冉冉升起，月亮倒映在江心之中，好像江水带着向东流去，天际闪闪炼炼的群星，也好像跟江水一起潮涨潮落……这是一幅多么动人的图景。 “诗中有画”大概就是如此，在诗中，作者用“江、水、花、月”以及“不动、正开、去、来”等构成了一幅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动静交融的绚丽而丰富的美景，纵是在唐诗中，大概也只有王维的《山居秋暝》等山水诗可与之媲美了。王维的《山居秋暝》更是声、光、色、态俱全，王维用“泉声、人声、月光、山色、松、竹、莲、石”和“月照、泉流、人归、舟下”等构成了一幅完美的动静相融的秋天山村景色，令人陶醉其中而流连往返，而唐朝另一山水诗圣手孟浩然，也有一首描写湖水风光的诗篇《望洞庭湖赠张丞相》，这共其中“气蒸云梦译，波撼岳阳城”与杨广的“流披将月去，潮水带星”在描绘手法和想象奇特上有异曲同工之感，难怪朱乾说：“陈后主作不能，隋炀帝自负才高，今观其词，未见其必为亡国”。如‘暮江平不动，即唐人之能手，无以过之’

又如《夏日临江》：

夏潭荫修竹，高岸坐长枫。

日落沧江静，云散远山空。

鹭飞林外白，莲开水上虹。

逍遥有余兴，怅望情不终。

如题目所示，这首诗描写夏日在江边所见及作者帐然忘归的情景。首二句为临江之处的近景：江边竹长枫高。挡住了火辣辣的骄阳，留下一大片荫凉赏景的好地方。接下四名便着力描写所见之景：日落时分，喧哗了天的江水终于静静地躺了下来，天边的云彩散成了一朵一朵的晚霞，天空万里如洗，远处的山岚历历在目：这时，在翠绿的山林边，群白鹭在自由自在地飞翔，碧绿的江水中，一片鲜红的莲花映入眼帘……。多么令人赏心悦目，流连忘势如破竹而这样美丽迷人的景致，毕景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诗人的怅惘之情也许正为此而发吧。全诗写景层次清晰，色彩丰富，特别是“白鹭”二句，“用色调的以比反差出不较南朝作家逊色。”最后我们来看那首广被征引的《野望》：

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

斜阳欲落去，一望黯销魂。
这首诗的前二句，被秦观化用到他的《满庭芳》词 中：“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北宋的几种笔记、竺话指出其要于炀帝之诗，最早见于叶梦得《避署话》卷下：“秦少游……‘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本隋炀帝诗也，少游取以为《满庭芳》词。”

另外这首诗所营构的意境、抒发的感情以及所用的表现手法，都与马致远的散曲《天净沙·秋思》大致相类。诗的前三句写景，第四句点题，描绘了一幅空旷、萧疏、冷寂、暗淡的境界。第四句所言之情，正因此景触发而发，而前三句所写之景，也是诗人望中之景，是“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的“有我之景”。这样，“一切景语皆情语”，情与景水乳交融，令人玩味不尽。你看，天空千万只受寒的乌鸦在飞来飞去，它们是在寻找暖和的归宿吧？村外，一条小河绕村而流，流水无情，它流走的是光阴，是岁月。当年孔夫子就曾感叹：“逝者如斯夫！”炀帝此时，又何曾没有这种伤感呢？而恰在这时，又见西斜的太阳正在落去，一天将又结束，时不我待呀，此情此景，怎不令人顿生伤感、黯然销魂呢？全诗意境浑成，语言自然清新，称之为隋诗的压卷之作，当不过分。王世贞称赞此诗的前二句为“中唐佳境”（《艺苑后言》卷二），莫是龙称赞此诗“何异唐人五方绝句体”（《笔麈》），都是恰如其分的评价。

当然隋炀帝作为昏庸的皇帝。但他却“好为吴语”又“三幸江都”，受南方文化尤其是齐、梁文学影响较深，也专门喜爱作宫体诗。《隋书》本纪称他：“所至惟与后宫留连耽湎，惟日不足。招迎老媪，朝夕共肆丑言。又引少年，令与宫人秽乱，不轨不逊，以为娱乐。”其荒淫程度远远超过梁简文帝、陈后主。他曾自，凭风流文章也应该由他作皇帝。《隋书·文学使叙》说“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呼既位，一变其风”，这以上变化，正好代表了隋代文学界的变化轨迹，其代表作如《江都宫乐歌》：

扬州旧处可淹流，台榭高明复好游。

风亭芳树迎早夏，长皋麦陇送余秋。

渌潭桂楫浮青雀，果下金鞍跃紫骝。

绿觞素蚁流霞饮，长袖青歌乐戏州。

此诗虽写得比较含蓄、隐晦，但总体跳不出宫体诗的窠臼。

上有所好，下有所从。《隋书·音乐志》云：“炀帝矜奢，颇玩淫曲。御史大夫裴蕴，揣知帝情，奏括周、齐、梁、陈乐工子弟及人间善声调者，凡三百余人，并付太乐，倡优獶杂，咸来萃止”，不但音乐如此，文学亦然。在他的带动下，使一度有所收敛的梁、陈宫体诗积习重发，造成宫体诗的再度泛滥，文风一度十分堕落，尤其是他的一些乐府诗，给唐初文风带来了恶劣的影响。隋炀帝继续了陈后主的道路，自己也成了亡国之君。

总之，尽管隋炀帝在历史上是典型的昏君暴君，但他在中国古代文学历史上还是应当占有一席之地，尤其是他的边塞诗和山水诗确有独到之处，具有不可磨灭的艺术成就和地位，他领导了当时的文坛，也引导诗歌走出了陈旧宫体诗的死胡同，也给后人（尤其是唐朝诗歌）带来了较大的影响，我们今天在欣赏学习他的诗歌，绝不可因人而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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